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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每年有10亿多儿童遭受暴力侵害，占全世界儿童总数的
一半。他们在多种场合面临多种形式的暴力，可能在线
上也可能在线下，可能在家里也可能在学校和社区。儿
童可能遭受暴力，可能目睹暴力，也可能接触暴力情况。
儿童往往可能处于“超级风暴式”的暴力之中，即各种
暴力同时发生，或者一种暴力触发别的暴力接踵而至，
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暴力无疑对儿童的精神卫生有着严重的影响。接触暴力
情况常常会造成创伤，其精神压力会带来近期和长期的
生理及心理损害，可能引起不良应激反应。暴力造成的
后果包括：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边缘人格障碍、焦
虑、药物使用紊乱症、睡眠障碍、饮食紊乱、自杀。

暴力对儿童精神卫生的累积影响取决于儿童从幼儿期到
青春期经历暴力的情况，因为他们所接触暴力的类型、
暴力给其精神卫生带来的后果各不相同。这些后果可能
会代代相传，这种情况尤甚者包括童年时目睹过亲密伴
侣间暴力情况的儿童，也包括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暴力情
况的母亲。

相关风险因素可能存在于个人层面，也可能存在于各种
关系中，还可能存在于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之中。这
些不同层面的风险因素之间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
不亚于各层面内部任何特定因素的影响。

我们迫切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预防和应对暴力对儿童精
神卫生构成的威胁。儿童们自己一贯表示精神卫生是其
关切的大问题，可是全球在提供以权利为基础、符合文
化需要的优质精神保健方面投资严重不足，能力也严重
不足。此外，少年儿童寻求精神卫生服务的次数也少于
其他年龄组，原因包括碍于污名化、成年人未能发现其
需求、儿童对现有服务知之甚少。因此，有精神卫生问
题的儿童很少在适当的时间得到适当的帮助。

哪些措施有效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哪些因素能保护儿童、哪些措施能
有效应对暴力对儿童精神卫生的影响，但相关知识仍有
许多空白之处。

以产妇精神卫生、母婴互动、游戏刺激为重点的预防性
干预措施产生了积极而持久的作用。实践证明，育儿方
法及儿童福利干预措施对于打破暴力与精神疾病代际
传播这种恶性循环也至关重要。实践也证明，社区康
复方案、学校的社会情绪学习干预措施取得了成效。此
外，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和其他人员还获得了有依据的指
导，能帮助其维护受暴力侵害儿童的精神卫生，包括维
护在人道危机中受暴力侵害儿童的精神卫生。

各国当前必须将这些知识化为行动，目标包括达到国际
人权标准，还包括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因为不采取措
施解决一切形式的暴力就无法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采取
全面而协调的行动，其基础是跨部门的、有多利益攸关
方参与的办法。

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是儿童自身。儿童已在带头加强
自身的精神卫生和福祉，例如他们带头开展了同龄人活
动。他们踊跃参与了精神卫生方面的各种行动，包括线
上和线下的行动。但儿童仍难以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
音，也难以使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在设计、执行、评估
相关措施时，必须向经历过精神疾患和心理社会性残疾
的儿童征求意见。

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有效的行动始自预防和早期干预，要注重哪些因素使儿
童面临暴力风险，也要注重哪些因素能使儿童在家庭、
社区、社会中受到保护。另外，一些儿童因所处环境以及
个人身份而更有可能面临暴力和精神卫生问题，对他们
的需求必须特别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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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扩大精神卫生服务，将其作为全民健康覆盖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在社区提供优质服务，从而尽可能避免交
送专门机构和运用医疗途径。为此需要投入更多资金，
目标包括确保有合理数目的专业熟手合理地分布于各社
区。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投资解决儿童精神卫生数据与研
究不足的问题。

最后，随着国际社会开始实施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十年行动，有必要建立相关监测和问责框架，
从而使全世界沿着正确轨道向此目的迈进。必须通过上
述框架确保在以下方面采取了有效行动，即：促进所有
儿童的精神卫生，防止遭受暴力侵害的儿童出现精神疾
患，并向每个有需要的儿童提供治疗和照护。



[照片1：一位小朋友的画描绘了一张有伤疤的面孔，上面的一只眼睛有瘀伤。这幅画的作者是6岁的Arnaldo。他参加了“美丽之门”艺术疗

法课程。“美丽之门”是设在开普敦附近下克罗斯罗兹的受虐待儿童和被遗弃儿童中心。

© UNICEF/UNI45252/Piro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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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 
精神卫生的定义

生活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促进、保护、恢复精神卫生对于

全世界的个人、社区、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5

精神疾患的强弱程度有所不同，最弱的是持续时间有限的

轻度痛苦，最强的是慢性、渐进性、严重致残性的疾病。6 心

理社会性残疾一词是指儿童患有医生确诊或自我感觉的精

神疾患和/或智力障碍等残疾。这些残疾也可能是因为被污

名化、遭到歧视、受到排斥而造成的。7

精神卫生是人类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卫生

组织(世卫组织)宣布：“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

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4 这意味着精神卫生

远不只是没有精神疾患。

精神卫生的概念是指一种健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

能够实现自己的能力，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

效地从事工作，并能够对其社区作出贡献。精神卫生对于人

类集体和个人进行思考、表达情感、相互交流、谋生、享受

1. 导言

“沉默就像情绪上的癌症……只有揭露出来，你才会开
始痊愈。” 
Matthew McVarish，幸存者和倡导者，苏格兰1

预 防和应 对暴力对儿童精神卫生 造 成的 伤害不仅可
能，而且必要。

 《儿童权利公约》保障每个儿童有权不受暴力
侵害，并保障其有权达到可能的最高精神卫生标准。
同样，《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承诺终止一切形式
的暴力，促进精神卫生与福祉。《公约》和《2030年议
程》的许多其他条款也至关重要，能为促进和维护良好
精神卫生的工作打下基础。

尽管规定了上述义务、做出了上述承诺，但针对儿童的
暴力行为继续严重损害其精神卫生，使其无法充分发挥
学习、成长、发展的潜力。来自高、中、低收入国家的证
据都清楚地显示经历过暴力会增大精神卫生受损的风
险。暴力造成的后果包括：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边
缘人格障碍、焦虑、睡眠障碍、饮食紊乱、药物使用紊
乱症、自杀。此外，人如果在童年接触过暴力，成年后罹
患一系列精神病症的可能性会增大，包括可能罹患各种
紊乱症，影响到其情绪、焦虑度、行为。2

全世界10%至20%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卫生方面的
疾患。占总数一半的精神疾病初发于14岁前。自杀是15
至19岁青少年的第三大死亡原因。3 然而与身体健康相
比，精神健康在公共政策议程上的优先级较低，得到的
人力财力资源不足。一旦发生危机，例如2020年暴发的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COVID-19)，又例如世界各地旷日
持久的冲突，上述情况还会加重，使儿童精神卫生面临
更大风险，同时也会削弱卫生部门和社会照护部门的应
对能力。

若不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去应对这些挑战，就无法兑现《
儿童权利公约》和《2030年议程》对儿童作出的承诺。
随着国际社会开始实施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十年行动，我们在采取措施预防和应对暴力侵害儿童
行为时必须对精神卫生给予更多关注。

本报告旨在协助开展这项工作。报告概述了国际上关于
各种暴力伤害儿童精神卫生的行为有哪些证据，同时强
调了采取行动的迫切必要性。在此过程中，报告论述了
发生暴力行为的不同场合与形式、暴力对儿童各成长阶
段的不同影响、最重要的暴力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报
告还突出介绍了各种解决办法，指出尽管我们在知识上
仍有空白，但存在一些应采取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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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一个托儿中心，一名男孩把有黄色“皱眉脸”的纸举在眼前。开办该中心的是支持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当地非政府组

织“宝贵儿童组织”。在这个活动中，孩子们用各种面部表情玩具来表现自己的情绪。

© UNICEF/UNI45465/Piro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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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普遍性、形式、场合

每年至少有10亿儿童(占世界儿童总数的一半)遭受暴力
侵害。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没有一个孩子能幸免。暴
力侵害儿童行为普遍存在的证据越来越多，表明这是一
种广泛而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专栏2)。

儿童经历多种形式的暴力。这些形式包括身体侵害、心
理侵害、性暴力，还包括疏于照护、剥削、贩卖、贩运、
有害习俗侵害(如切割女性生殖器)。暴力还发生在多种
场合，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工作场所，也包括拘留中
心、孤儿院等机构，还包括网络世界。不同形式的暴力
相互关联，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根源。各类暴力可能同
时发生，一种暴力可能会导致另一种暴力，给儿童造成
各种程度的侵害。

“……有些孩子会把暴力从家里带到这里来；父母侮辱
他们、打他们，等等……他们记住了，以为这样做也许
没问题，因为家里就是这样，他们上学时就把气撒在其
他孩子身上”。

Alexa(化名)，12岁，墨西哥19

人际暴力从一种环境蔓延到另一种环境会导致所称的
多重受害情况。20 例如，在家里或学校遭虐待的儿童更
有可能在社区内成为暴力受害者。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
迅速普及催生了又一个发生暴力的“虚拟”环境。新出现
的证据表明线下暴力与线上暴力的受害者及实施者之间
存在重叠。21 研究不仅显示了各类受暴力侵害情况具有
相互关联性，还显示了累积影响如何会严重损害儿童的
成长。22

专栏2：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数字一览

 • 每隔7分钟，世界上某处就有一名青少年死于暴力行为。8

 • 24个国家的数据显示，遭受性暴力女童占女童总数的比

例从8%到31%不等，男孩的比例从3%到17%不等。9

 • 据估计，全世界任何时候都有75万人为了性目的而试图

在网上与儿童联系。10

 • 儿童目前占被贩卖人口总数的30%。11

 • 患残疾儿童遭受暴力侵害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儿童的四

倍。12 还有证据表明，患有精神残疾或智力残疾的儿童

面临暴力侵害的普遍程度和风险高于患有其他类型残疾

的儿童。13

 • 有近三分之一的11至15岁学生过去一个月里至少被同龄

人欺凌过一次。14

 • 全世界有近3亿名2至4岁儿童经常受到其照顾者的暴力

管教。15

 • 四分之一的5岁以下儿童与遭受亲密伴侣暴力侵害的母

亲同住。16

 • 据估计，全世界超三分之一儿童的生活受到情感虐待的

影响。17

 • 据估计，全球13至18岁青少年在约会时遭受身体暴力的

发生率约为20%，在性约会时遭受暴力侵害的发生率约

为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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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 
COVID-19大流行与儿童的精神卫生

此时此刻，COVID-19疫情仍在肆虐，对儿童精神卫生产生

了重大影响。这方面的因素包括采取隔离措施、家庭承受

额外压力、本已有限的儿童保护服务受到妨碍，使得儿童更

易遭受各种暴力的侵害。其中有信任圈内(包含照顾者和其

他亲属)发生的暴力和虐待，也有性别暴力，还有线上及线

下的性剥削侵害。对此雪上加霜的是，儿童与同学、老师、

社会工作者、各类安全空间缺乏联系和接触。上述暴力行为

对儿童精神卫生的负面影响更加剧了疫情造成的焦虑、恐

惧、不安全感、孤立状况。27

国际宣明会与来自13个国家的8至18岁儿童和青少年召开

了一次咨询会，了解他们对COVID-19危机的理解、经历、看

法，结果发现：

 • 71%的儿童和青少年表示学校停课使其感到孤立、孤

独。他们还说这种情况对其学习和日常生活产生了负面

影响，加重了他们的孤立感、绝望感。

 • 9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经历情绪困扰和不安，包括焦

虑、愤怒、担忧等感觉，因为不知道危机还会持续多久、

如何才能应对孤立状况。

 • 75%的儿童和年轻人确认如何应对身体和社交距离方

面的限制在情感上是一种挑战。28

儿童除直接遭受暴力外还可能目睹他人之间的暴力，例
如家庭暴力、欺凌、社区内帮派暴力等情况。另外，儿童
还可能接触到媒体或互联网上的暴力内容。

尽管所有儿童都可能遭受暴力侵害，但一些儿童面临的
风险更大。其中包括：以社区形式照顾的儿童；没有合
法身份的儿童；在街头生活或谋生的儿童；患有残疾的
儿童；生活贫困的儿童；来自少数族裔群体、少数宗教
群体、少数语言群体的儿童；男女同性恋儿童、双性恋
儿童、跨性别儿童；处于漂泊之中的移民儿童、难民儿
童、境内流离失所儿童。23 不同的因素可能相互交织，
从而放大暴力风险，使儿童精神卫生受到更大的挑战。

必须认识到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性别层面。给儿童带来
不同风险的性别因素包括：对性别的陈规定型观念、性
别权力失衡、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例如，女童特别容
易遭受性暴力、亲密伴侣暴力以及一系列不良习俗的伤
害。男孩更有可能成为社区内凶杀和其他形式暴力的受
害者。

遭受过虐待的儿童在之后的人生中更有可能成为性暴
力、青少年暴力、自我暴力、亲密伴侣暴力的受害者或施
害者。曾目睹母亲或继母的亲密伴侣对其实施暴力的儿
童在之后的人生中也更有可能成为此类暴力的受害者或
施害者。24

处于人道危机中的儿童极易遭受暴力侵害。战争、气候
灾害、2020年暴发的COVID-19大流行(专栏3)等瘟疫可
能导致社会制度崩溃，使儿童与其照顾者分离，导致曾
经安全的环境遭到破坏或摧毁。

当前，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遭受冲突或灾难影
响的国家。近5 000万儿童因暴力、贫困、自然灾害而流
离失所。25 随着此类危机的扩散，易受各种暴力侵害的
儿童空前增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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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 每年有10亿多儿童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 儿童在许多环境(线上和线下)面临多种形式的暴力。

 • 暴力往往是连串发生的，不同形式的暴力可能一起发

生，一种形式的暴力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暴力。

 • 儿童可能遭受暴力，可能目睹暴力，也可能接触暴力

情况。

 •  有些儿童遭受暴力的风险更高。

 • 童年遭受暴力的受害者，成年后成为暴力受害者的风

险更高。

 •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往往很隐蔽且举报不足。

 • 暴力除了在人的方面造成惨重损失外，还会对经济产

生巨大影响。

暴力侵害儿童的行为很普遍，但往往具有隐蔽性、不为
人知或举报不足。由于恐惧、耻辱感和社会对暴力的接
受，只有一小部分受影响儿童主动举报他们的经历。29 
由于缺乏适当的对儿童敏感的投诉和报告机制，以及
数据收集不充分，这种暴力行为的“隐蔽性”变得更加严
重。

暴力除了导致在人的层面付出惨重代价之外，还会对经
济造成巨大影响。暴力侵害儿童行为造成的全球经济损
失估计高达7万亿美元。30 仅在美利坚合众国，2015年
一年内发生的经证实虐待儿童案件造成的终身经济负
担总额就达4 280亿美元。31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虐待
儿童造成的一些健康后果的经济影响估计占该地区年
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2.5%。32

全球精神卫生危机：公共政策议程未将其列为优先事项

暴力造成的长期后果会从童年延续至成年乃至跨代传
递，并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33 这些后果包括对儿童精
神卫生造成严重影响。

然而，只有不到一半的联合国会员国制定了儿童和青少
年精神卫生计划或战略。34 柳叶刀全球精神卫生与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发现，精神卫生服务的质量通常比身体健
康服务的质量差。调查还发现，“精神卫生领域的政府投
资和发展援助仍然少得可怜”。35 精神卫生领域的拨付资
金往往用途不当，且过多地用于应对慢性精神疾病造成
的后果，而不是用于投资回报要大得多的早期干预和预
防。由于整体上未能有效应对这一全球卫生危机，损失
了巨大的人类能力，也使本可避免的痛苦继续蔓延。36

专栏4： 
儿童和青少年较少使用精神卫生服务
青少年使用精神卫生服务的频率低于其他年龄组。使用率

低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青少年的精神卫生问题未

被充分发现；青少年自己对服务的认识不足，不愿意寻求

帮助；政策框架没有优先考虑青少年的精神卫生需求。37

根据一项估计，大约70%有精神卫生问题的儿童和青少年

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得到适当的干预。38 年纪轻轻就有精神

卫生问题会导致终身遭受歧视、羞辱、排斥，甚至可能限

制广泛获得重要社会、教育、保健服务的机会。

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缺乏重视，也体现在这一群体
的精神卫生问题流行率数据的全球覆盖面有限上面。一
项审查发现，在187个国家中，124个国家根本没有关于
任何障碍症的数据。如果不实施重点战略解决数据缺乏
问题，数据的低覆盖率将继续妨碍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
入国家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问题的宣传工作。数
据缺乏还将继续妨碍规划和分配目前可用于儿童和青少
年精神卫生问题的稀缺资源。39

在这种背景下，在应对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时，亟需更多
地关注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卫生状况。

鉴于成年后的大多数精神卫生问题都源于童年，在儿童
期及早采取行动对预防日后出现精神卫生问题至关重
要。儿童期和青春期是神经系统发生变化的高度敏感
期，既是对大脑发育发挥积极影响的机会，也让消极影
响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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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也是儿童自身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国际儿
童帮助热线组织在其报告《儿童和青少年的声音：2017
和2018年儿童帮助热线数据》中表示，与帮助热线联系
的儿童最关切两大问题，一是虐待与暴力，二是精神卫
生。40 在虐待与暴力方面，儿童提到身心两方面的虐待
是其主要关切。在精神卫生方面，儿童尤其提到自杀念
头、恐惧和焦虑。这份报告依据的数据源自全世界84个
国家和地区的儿童帮助热线，表明调查结果具有全球意
义。

与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总体情况一样，精神疾病的经济
成本也很高。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现精神疾病占全
球非传染性疾病经济负担的35%：超过癌症、糖尿病、
心脏病。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到2030年精神卫生问题将
使全世界每年损失16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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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与很多精神卫生问题相关，其中包括焦虑、抑郁、自杀念头、创伤后应激障碍、滥用药物、攻击行为、

认知功能损害。

 •  精神卫生服务的质量通常不如身体健康服务。

 •  精神卫生领域的资金不足，而且目前可用资金很少以最佳方式加以分配。

 • 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状况的数据不足。

 • 大多数有精神卫生问题的儿童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得到适当的干预。

 • 精神卫生是儿童和青少年自身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

 • 及早采取行动预防精神卫生问题大有裨益。

 • 精神疾病是各国乃至全世界的沉重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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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ful attitudes toward girls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every year, three million girls are at risk of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or cutting (FGM/C), despite legislation in many countries prohibiting this practice. 
Furthermore, as many as 14 million girls are forcibly married, often to much older men. Forced marriage 
places girls at high risk of sexual abuse and other serious forms of violence.

Around the world, the illegal demand for sex with children continues to grow, underpinned by an 
environment of social indifference, complicity and impunity. Child trafficking is also on the rise.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children constitute close to one third of global 
victims of trafficking, and two thirds of detected cases are girls.

In addition, around 100 million girls and boys live or work on the streets. Many of them have run away from 
violent homes only to find themselves at daily risk of discrimination, violence and exploitation. Runaways 
may fall under the control of networks engaged in sexual exploitation, exposing themselves to serious 
physical and sexual victimization. Girls who live and work on the streets often lack adequate medical care 
and may be drawn into risky lifestyles, including prostitution and alcohol and drug use, all of which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their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Regrettably, while millions of girls around the world are exposed to violence in many forms, the majority of 
cases go unnoticed, unaddressed or, at times, ignored by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many of the girls 
who do find themselves in contact with this system risk being stigmatized, punished and revictimized rather 
than receiving th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they require. Once they enter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re 
is a real possibility of their being exposed to levels of violence still greater than the abuse they experienced 
in their homes and communities.

In short, girls in all regions of the world are at high risk of serious violations of their human rights. This 
vulnerability makes it imperative that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are responsive to the situation of girls, 
sensitive to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and respectful of their rights.

1.3 The experience of girl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enshrined in the CRC, children have the right to protection from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nd from all forms of physical or mental violence, injury or abuse, 
neglect or negligent treatment, maltreatment or exploitation, including sexual abuse. However, as not

[照片3：站在首都喀布尔集市哭泣的12岁女童玛丽亚。她用来拾荒的袋子很重，还被一个路人嘲笑了，说她像乞丐一样在街上游荡是不知羞耻。

© UNICEF/UNI119790/Noor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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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暴力造成的主要精神卫生后果概览
资料来源：Ghizlane Benjelloun教授。

3. 暴力对儿童精神卫生的影响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造成的精神卫生后果

事实证明，暴力无疑会损害儿童的精神卫生状况，确实
能导致精神卫生问题出现和持续存在。遭受暴力等儿童
期不良经历会留下创伤，引起毒性应激反应，造成直接
和长期的生理和心理损害。42

据报告，暴力侵害儿童行为造成的最常见三类精神卫生问

题为：行为和情感问题；认知和态度问题；长期问题(图
1)。43

如果儿童长期遭受两种以上情形中的暴力(例如目睹家
庭暴力、性虐待、父母压力等)，则更有可能出现 行为和
情感障碍。44 受行为和情感障碍影响的儿童可能会表现
出针对他人的外化症状(例如，攻击性更强、违反规则、
借助行为发泄情绪)。攻击行为或反社会行为等精神卫
生症状的外在表现更有可能增加同伴受害情况。



10 看不见的伤痕：暴力如何损害儿童的精神卫

专栏6： 
儿童期遭受不同类型暴力与精神卫生
问题之间的关系

马拉维一项关于儿童期遭受不同类型暴力与精神卫生问题

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49

 • 以往遭受暴力与最近遭受暴力之间高度关联

 • 人们往往同时遭受三种形式的暴力

 • 任何一种暴力如与其他形式的暴力相关联，则遭受这种

暴力与更高程度的心理痛苦直接或间接相关联。

\这些结果与其他国家关于暴力与儿童精神卫生问题之间

联系的大量文献相一致。50

专栏5： 
儿童期暴力、焦虑、抑郁之间的联系

挪威201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儿童期无论遭受过何

种混合类型的暴力，都与日后的焦虑或抑郁密切相关。在

童年期遭受过某一类暴力侵害的受访者中，忽视和/或心

理暴力的受害者所报告的焦虑或抑郁程度甚于仅遭受性

虐待或家庭暴力者。在童年期遭受过两类暴力侵害的人群

中，既遭受过忽视或心理暴力侵害又遭受过性虐待和/或

家庭暴力者所报告的焦虑或抑郁程度甚于报告既遭受过

性虐待又遭受过家庭身体暴力者。不出所料，童年期遭受

过三类暴力侵害者的焦虑或抑郁分值最高。46 

儿童也可能表现出向内的内化症状。这些症状包括：焦
虑、抑郁、喜怒无常状况加剧；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未
遂和自杀。童年经历创伤和暴力的另一个后果可能是儿
童行为对自身健康构成实际风险。儿童使用毒品和酒精
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增加这一现象应被视为儿童
以此应对和控制负面情绪。45

目睹暴力或受到暴力侵害的儿童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症状，类似于从战场归来的士兵具有的症状，而且目睹
或经历的暴力行为次数越多，症状越严重。这些症状包
括：注意易转移、有侵扰性或无端的恐惧、有不归属的想
法和感觉等。47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儿童对暴力和虐待的本能反应有可
能被不当地医疗化。即使他们对暴力作出的行为反应符
合预期，并且与其处境完全相称，有时也会被诊断为精
神卫生问题。

关于认知功能损害的证据表明，儿童期暴力与认知能力
发展迟缓、学习成绩差、校内参与度不佳有关联。一些精
神卫生症状和障碍会导致学习成绩差，其中包括创伤后
应激障碍、焦虑、攻击行为、抑郁。

儿童期遭受创伤与青春期后期和成年初期的抑郁、自卑
情绪、药物滥用等长期问题有关联。儿童期不良经历还
会削弱一个人以健康方式应对困难的能力，进而影响健
康行为和人生机遇，甚至导致过早死亡。48

儿童期不良经历与一生中酒精和药物使用障碍、自杀、
精神卫生问题、心脏病、其他慢性病、健康危险行为发
生的可能性升高明确相关。这些不良经历也与受教育程
度低、就业不足、低收入等有关联，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对
健康和福祉有着直接和间接影响。

10个主要死亡原因中，至少有5个与儿童期不良经历相
关，其中包括导致预期寿命下降的几 种因素，如心脏
病、肺病、肥胖症等。51 关于17个国家的儿童期不良经
历的分析发现，18岁之前遭受过4次或更多儿童期不良
经历的成年人，卷入人际暴力行为的可能性是未遭受过
儿童期不良经历成年人的7至8倍，自杀未遂的可能性是
未遭受过儿童期不良经历成年人的30倍。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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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 儿童期暴力是导致精神卫生问题出现和持续存在的

关键风险。

 • 儿童遭受暴力会引起毒性应激反应，造成直接和长

期的生理和心理损害。

 • 最常报告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所致精神卫生问题包

括：行为和情感问题；认 知和态度问题；长期性问

题。

 • 儿童期不良经历与一生中酒精和药物使用障碍、自

杀、精神卫生问题、心脏病、其他慢性病、健康危险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升高相关联。

18岁之前遭受过4次或更多儿童期不良经历的成年人，

卷入人际暴力行为的可能性是未遭受过儿童期不良经

历成年人的7至8倍，企图自杀的可能性是未遭受过儿童

期不良经历成年人的30倍。53

稳固情感关系，使睡眠和饮食模式紊乱，甚至改变大脑
的发育。

婴幼儿如果目睹家中或社区发生的暴力，会有以下表
现：易怒、行为不成熟、睡眠障碍、悲伤、害怕独处，独
立上厕所能力和语言能力倒退。56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在生命不同阶段造成
的精神卫生后果

暴力对儿童精神卫生状况的影响，取决于儿童在成长和
发育过程中遭受暴力的经历。暴力可能始于胎儿期，严
重影响子宫内儿童的神经系统和大脑。儿童出生前面临
的最大风险是怀孕母亲遭受伴侣、配偶、其他家庭成员
的家庭暴力侵害。

幼年

幼年时期，困难的家庭环境会给儿童带来压力，从而可
能在之后生活中导致精神卫生问题。科学家们已经证
明，虐待有可能在造成生理上的“嵌入”，甚至可能改变
幼童大脑的结构和功能。54

婴儿至学龄前的正常健康成长取决于其与照料者之间
是否有安全稳固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因遭受暴力等原
因而被打断，儿童各方面的成长就会受到干扰。具体而
言，这样的儿童可能永远无法形成正常的信任或自主能
力。55 婴儿如果遭受暴力，可能破坏其与照料者之间的

专栏7： 
儿童期暴力破坏正常发育
遭受创伤尤其是遭受家庭暴力会对儿童形成信任的正常过

程造成干扰，还会妨碍青少年探索和挑战界限的正常倾向(

这种倾向有助于青少年自主能力的培养)。57

最近有报告指出，一些幼儿有十分类似于成人的创伤后应

激障碍的症状，包括脑中反复浮现创伤事件、回避、反应麻

木等。58

学龄前儿童尚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有研究述及学
龄前儿童遭受暴力后在行为上会受到哪些影响，其中包
括对父母有矛盾情绪、通过行为发泄情绪、抱怨、依赖
或哭泣等。所有这些反应都可能是焦虑和创伤后压力造
成的。59

儿童期

在6至12岁这一时期，儿童开始认识到外界对他们的期
望，并通过与周围的人比较获得自我意识。研究表明，
家庭暴力对这个年龄段儿童的影响可包括造成负罪感和
羞耻感，以及产生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60 相关
儿童会开始在学校表现不佳，同伴关系也会受到影响。
他们可能缺乏动力，或者由于胡思乱想而难以集中注意
力。正是在这个时期，性别社会化开始发生，同时儿童
也开始对公平与否、自己的需求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做出判断。61

学龄儿童可能比学龄前儿童更有能力理解他们所经历
或目睹的任何暴力事件的情况。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或许
能够利用更多可帮助其应对这些情况的内部资源(比如
更复杂的认知能力)和外部资源(比如学校专业人员，或
许还有关于家庭暴力的教育)。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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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8： 
社区暴力对学龄儿童的影响
一些研究证实，就生活在城市暴力事件多发街区的学龄儿

童而言，遭受社区暴力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攻击行为

之间存在关联。64 在遭受长期社区暴力的极端情形中，学

龄儿童也可能表现出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似的症状。一些

研究突出表明，儿童目睹暴力与作噩梦、害怕离家外出、焦

虑、情感麻木等症状之间有关联。65 

专栏9： 
关于青少年和精神卫生的关键数据
 • 接触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可能包括引发抑郁症和自杀

念头、约会暴力、物质滥用和使用暴力作为控制策略。

全球有多达20%的青少年(15-19岁)存在精神卫生问

题。

 • 自杀是全世界青少年(15-19岁)死亡的第三大原因。

 • 在低中收入国家，约15%的青少年曾考虑过自杀。

 • 在当今全球范围内，精神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是导致

儿童和青年残疾的主要原因。66

[照片4：16岁的Tommy[化名]站在爱尔兰都柏林。Tommy在社
区中一直遭受警察和同伴的暴力和恐吓。Tommy认为，缺乏娱
乐空间和设施是他所在社区发生暴力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 UNICEF/UNI195867/Blundell]

然而，遭受暴力的学龄儿童和学龄前儿童一样，比一般
同龄儿童更可能有睡眠障碍加重的情况，更可能不去自
由探索和玩耍，也更可能不愿意去掌握所处的环境。63 

此外，学龄儿童更有可能懂得他们所目睹或经历暴力
是故意的，并更有可能忧虑自己本可做些什么来预防暴
力，也更有可能认为是自己导致了暴力的发生。

青少年需要积极寻求身份认同，在这一关键阶段缺乏指
导会导致他们作出糟糕的选择。67 性成熟过程和最初的
性经历可能会由于接触暴力和暴力行为模式的延续而发
生扭曲。由于接触暴力的经历已对青少年产生影响，而
这种影响可能被他们自身违反规范和法律的行为或暴
力行为所掩盖，因此青少年可能难以获得他们需要的适
当类型或恰如其分的帮助。

关于青少年暴力问题的大量研究表明，暴力经历、特别
是长期社区暴力经历贯穿成长过程始终的青少年往往表
现出高度的攻击性和发泄行为。这往往伴随着焦虑、行
为问题、学习成绩问题、旷课和寻仇行为。

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更严重可能是因为他们比年幼儿
童更多接触暴力。长期遭受创伤的青少年可能会对感情
和痛苦麻木不仁，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表现出情感发展受
限。或者，他们可能会依附于同伴群体和帮派，以此替
代家庭，并可能将暴力融入生活，作为处理争端或挫折
的一种方式。68

青春期

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已经改变了我们对青春期
出现精神卫生问题潜在原因的认识。青春期发生的一个
独特转变是，同伴的意见开始比父母和其他亲属的意见
更加重要。这种同伴影响的力量使青少年对社会刺激非
常敏感，并增加了他们采取冒险行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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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影响

“他们可能是青少年，也可能是经历了艰辛童年的父
母，因此这种经历如影随形，令他们无法释怀。所以他
们让其他儿童付出代价，这让他们感到就像他们小时候
所做的那样。”
Ava(化名)，加拿大69

关于高收入国家暴力和精神卫生的代际影响的证据表
明，母亲的童年逆境经历会造成可能持续一生甚至延续
几代人的深远后果。70 这些后果包括儿童受到的抚养中
断，依恋关系受损，教育和精神卫生状况不佳。

在低中收 入国家，最近的研究表明，孕产妇遭受虐待
和暴力经历可导致对待儿童的暴力态度和暴力倾向增
加。71 孕产妇抑郁还与儿童的情绪、行为和认知发展失
调有关，包括自我报告的精神卫生问题、暴力风险和物
质使用风险增加，以及教育成果不佳。72 

当儿童的照顾者遭受亲密伴侣暴力或儿童目睹暴力发
生时，儿童也可能受到伤害。研究表明，在家中目睹暴力
的儿童或与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母亲共同生活的儿童，
在家中遭受虐待的风险更高。还有证据显示，遭受家庭
暴力的儿童更有可能对同伴或兄弟姐妹采取攻击性行
为，而且更有可能作为受害者或施害者将暴力带入成年
生活。目睹父母或照顾者之间的暴力行为也会影响儿童
对暴力在家庭和亲密关系中可接受性的态度；这些态度
反过来可能会传给下一代，使暴力循环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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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 暴力对儿童精神卫生的影响取决于他们在成长和发

展过程中的暴力经历。

 • 儿童早期的暴力经历会阻碍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扰

乱睡眠和饮食习惯，并改变大脑发育。

 • 目睹暴力的婴幼儿可能会表现出过度易怒、害怕孤

独、如厕能力和语言能力退化。

 • 学龄儿童可能比较小的儿童更了解暴力的意图，并

为自己本可以做些什么来预防或阻止暴力而感到忧

虑。

 • 青春期使青少年对同伴的影响更加敏感，冒险行为的

倾向也更强。接触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可能包括引发

抑郁症和自杀念头、物质滥用和使用暴力作为控制策

略。

 • 暴力经历会造成代际精神卫生影响，特别是母亲的童

年逆境经历和所受亲密伴侣暴力造成的影响

[照片5：在索马里摩加迪沙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女童和妇女提供的庇护所内，16岁的Fatima[化名]怀抱她的新生儿。Fatima在遭到一
群男子强奸后，怀上了这个婴儿。

© UNICEF/UNI126738/Hol]

不同环境中和不同形式暴力侵害儿童行
为的精神卫生后果

暴力对儿童精神卫生的影响在成长各阶段有所不同，此
外这些影响还取决于儿童经历的暴力形式和暴力发生的
环境。表1总结了不同形式的暴力和不同环境中暴力行
为造成的主要精神卫生后果。

必须指出，接触暴力本身并不是一种诊断。并非所有受
特定类型暴力影响的人都会作出相同反应或从相同的干
预措施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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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暴力的形式、发生环境和精神卫生后果

形式和环境 精神卫生后果
心理暴力 增加终生抑郁、焦虑、自卑、陷入不当关系或不融洽关系以及缺乏同理心的风险。

儿童期可能出现发育迟缓问题。

性暴力 一系列后果包括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风险、物质滥用、进食障碍、少女怀孕、危险的性

行为、教育成果不佳以及受害者形成自身健康状况较差的观念。73

可能会扰乱身体的感觉，如痛感强度和饥饿感，74 并扰乱注意力和工作记忆。75

对心理和情绪的影响尤其可能具有破坏性，因为根源于有害性别规范的保密做法、羞耻感和污名

化意味着遭受性虐待的男童和女童往往不得不独自应对。

身体暴力和体罚 与行为障碍、焦虑症、抑郁症和物质滥用存在关联。

现有证据显示，体罚与攻击性增强、同理心减弱以及儿童接受和遵守道德规则的方式之间存在关

联。76

与认知发展较慢和学习成绩较差有关。

忽视 与一系列行为、认知、发展和内化问题存在关联，77 并且与其他形式的虐待一样具有潜在危害

性。78

欺凌 与较差的教育成果和精神卫生问题相关联，包括焦虑和抑郁、自杀想法和行为、自残和暴力行

为，据发现，这些问题会一直持续到成年。网络欺凌会造成许多相同的后果，而且还与问题饮

酒、吸烟和赌博的可能性增加有关。79

欺凌不仅影响受害者：儿童欺凌他人的行为与其童年和日后生活中较差的表现有关联。欺凌他人

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外化问题，如反社会行为和冒险行为，以及日后的犯罪行为。欺凌的施害

者和受害者出现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的风险都可能增加。

网络暴力 儿童在网上接触暴力和不当内容(如虐待儿童的材料、色情制品、仇恨言论材料和鼓吹自残、自杀

和厌食等不健康或危险行为的材料)与攻击性行为、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等问题行为之

间存在关联。最终儿童对他人的同理心和同情心也会减弱。网上对自杀的描绘可能导致模仿或“

复制”自杀，这一点尤其很成问题。80

机构照管的儿童 强有力的一致证据显示，机构照管对儿童的精神卫生具有负面影响，尤其体现为高比率的精神病

症状、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系统性审查经常强调指出，在机构中遭到严重忽视与认知发展迟缓

存在关联；而且还可能导致永久性残疾。81

研究证实，年龄较小的儿童和长期生活在机构中的儿童在认知上受到的影响尤为不利。82

被剥夺自由的儿童 被司法拘留的儿童的精神卫生问题严重程度明显高于社区中其他儿童，特别是在物质使用障碍、

行为障碍和抑郁症方面。许多被拘留儿童还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需要立即治疗的严重精神

卫生问题。重要的是，据发现，被拘留儿童的精神卫生问题具有高度共病特征，即一种症状与其

他症状并存。83

被拘留儿童的自残和自杀行为高于社区同龄人。被拘留青少年自杀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青少年的

4倍。84

因对移民采取措施而被拘留的儿童很容易因一系列因素出现严重的心理健康障碍，这些因素包

括抵达前遭受酷刑和创伤、拘留期间家庭破裂、拘留时间长和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以及在拘留期

间目睹创伤。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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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习俗 有害习俗会造成直接和长期的心理伤害。

例如，生殖器遭残割的女童和妇女出现精神卫生障碍的比率更高，特别是出现抑郁症、焦虑症、

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没有明显生理原因的身体不适，如疼痛。86

对尼日尔和埃塞俄比亚童婚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发现，早婚与心理健康(包括抑郁和焦虑)及活力和

总体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使在对社区层面童婚和暴力的普遍程度和平均心理健康

状况进行调整后，这些相关关系仍然存在。这表明，即使考虑到童婚和其他社区变量所体现的社

会规范，早婚也对心理健康有害。87

社区中的武装暴力 研究显示，接触枪支暴力的儿童可能在心理上受到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愤怒、

退缩、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暴力不敏感、睡眠紊乱、关于创伤事件的侵入性思维、在课堂上难以集

中精力、学习成绩下降、教育和职业期望降低。其他后果包括攻击性行为、危险的性行为和物质

滥用的情况增多。88

这种影响对于成为枪支暴力直接受害者的儿童或生活在反复目睹枪支暴力社区的儿童更为严重。

难民儿童 逃离迫害、酷刑或性暴力的难民出现急性和慢性心理障碍的风险很高。流离失所之前和之后经历

的累积性创伤(如失所前受到伤害威胁、目睹他人遭受暴力、无法获得基本需求和失所后面临的

保护问题、缺乏国家地位和遭到拘留)也是造成儿童整体痛苦的原因。89

经历过这些遭遇的儿童出现严重精神卫生问题、特别是日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风险

要高得多。90

对30项难民研究的整合分析发现，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标准的儿童发病率在0-87%之间。91 儿

童报告说，害怕回忆创伤事件，担心这些事件再次发生，出现头痛，体重减轻，普遍焦虑和失眠症

状。在各项研究中，抑郁症的发病率在35%至90%之间。

难民营中青年出现攻击行为或行为问题比率约为36%，其中男童比女童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

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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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暴发 居家措施会使儿童面临更大的暴力和剥削风险。例如，生活在有虐待行为家庭中的儿童、接受替

代照料的儿童、街头和人道主义环境中的儿童接受的服务中断可能意味着他们获得安全和支持

的生命线被切断。

除了受到家庭、网络或其他环境中的暴力影响外，疾病暴发期间居家措施导致的隔离也对儿童的

精神卫生造成一系列影响。

儿童可能会因为日常生活规律被打乱而苦恼，因为这会干扰他们的结构感、可预测感和安全感。

儿童可能还会担心自己和亲人的安全，担心基本需求将如何得到满足，以及未来会发生什么。遭

受过创伤的儿童或先前存在精神、生理或发育问题的儿童尤其容易出现情绪障碍。

儿童的反应和常见的痛苦迹象可能会因年龄、以往经历和通常应对压力的方式而有所不同。一些

常见的变化包括：

• 年幼儿童过度哭闹或烦躁

• 行为退化(如厕失控或尿床)

• 过度忧虑或悲伤

• 青少年易怒和“发泄行为”

• 学校表现不佳

• 避免他们过去喜欢的活动

• 原因不明的头痛或身体疼痛

• 使用酒精、烟草或其他药物。

国际国内武装冲突 所有证据都证实，战争和军事暴力对儿童和成人的精神卫生具有破坏性影响，会增加创伤后应激

障碍、抑郁、焦虑和人格分裂症状(例如，对创伤性事件的回想；感觉与周围发生的事件暂时失去

联系；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记住任何东西)。93

创伤性脑损伤是冲突地区儿童的一个主要问题，并增加了随后出现精神卫生问题的可能性。94

必须牢记，这些环境中的压力因素相互关联，而且由于儿童无法获得生存和应对压力所需的支持

服务，暴力对儿童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

有系统的暴力对受害者以及那些治疗和帮助他们的人来说尤其痛苦。95 一个例子是伊黎伊斯兰

国/达伊沙对伊拉克北部的雅兹迪少数民族犯下的极端暴力、酷刑、奴役、有系统的性暴力和招

募儿童兵等罪行。从伊黎伊斯兰国逃脱的受害者中，近一半(42.9%)表现出完全的创伤后应激障

碍，39.5%患有严重抑郁症。在伊黎伊斯兰国的受害者中，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

障碍和严重抑郁症。酷刑和性暴力是预测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共病抑郁症的可靠因素。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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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6：Maryam是一名逃离了影响尼日利亚东北部冲突的难民儿童，她于2015年3月30日在尼日尔东南部迪法大区Sayam Forage难民
营画下这幅画。

© UNICEF/UN0232615/Zehbraus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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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风险和保护因素

专栏10：对暴力的态度

对暴力的态度是决定各种环境中暴力风险状况的重要因

素。2017年，Lansford等人在9个国家进行了一项纵向研

究，研究发现，社区对暴力的接受度是预测父母会否暴力

管教的因素。103 当社会接受使用暴力时，社会之子就会接

受和认可使用暴力，特别是将其作为管教方式。104 研究还

表明，教师对暴力的信念和态度将决定课堂上的暴力程

度，因为教师对界定“正常”或适当行为的影响重大。教师

的信念，即使其结果仅是不作为，也可能增加课堂上欺凌

行为的范围和频率。105

有效行动的基础在于查明致使儿童遭遇暴力和精神卫
生问题的因素，以及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这些问题困扰的
因素。此外，降低风险并加强保护的统筹方法是任何成
功预防和应对工作的基础。

风险因素

一些风险因素与特定形式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相对应，
但更普遍而言，各种类型的暴力行为具备若干共同风险
因素。这体现为涉及不同形式暴力行为的多重受害现象
的普遍存在。97 根据社会生态模型，个人层面、关系内部
以及各个社区和社会之中都存在风险。98 同样，精神卫
生状况的决定因素涉及多个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因
素。99

个人因素包括增加儿童或青少年成为暴力受害者的风险
的生物和人口特征，例如性别、年龄、低教育水平、低收
入水平、残疾或精神卫生问题；男女同性恋、双性恋或
跨性别者；有害使用酒精和毒品；有遭受暴力史。上述
许多特征也塑造了总体精神卫生状况。在此，必须考虑
交织性对精神卫生差异和结果的放大影响。100 

关系因素源自与同伴、亲密伴侣和家庭成员的关系。这
些因素包括孩子与父母或照料者之间缺乏情感依恋；教
养无方；家庭功能失调和分离；与同伴一起从事非法活
动；目睹父母或照料者之间的暴力行为；早婚或强迫婚
姻。失去父母或近亲、孕产妇精神卫生状况不佳以及照
料者吸毒也与儿童的不良精神卫生状况存在关联。101 

社 区一 级 的风 险 因 素 包 括 会 增 加童年 暴力风险 的学
校、工作场所和居民区的特性。这些特性包括贫困、高
人口密度、流动人口、低社会凝聚力、不安全的自然环
境、高犯罪率以及当地毒品交易。研究指出，生活贫困
并面临其他人口风险因素(例如单亲家庭、少数族裔地
位)的儿童遭遇多重暴力的风险更大，不论其住房状况如
何，或是否无家可归。102

社会一级的风险因素包括会营造鼓励或漠视暴力的氛
围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它们还包括文化规范，例如接受
使用暴力来解决冲突，肯定男子对妇女和儿童的统治以
及认为亲权重于儿童福祉。此类风险因素还包括维持经
济、性别或社会不平等的卫生、经济、教育和社会政策；
社会保障缺失或不足；治理薄弱；执法不力。

冲突、自然灾害和疾病暴发等紧急情况会使社会变得脆
弱，并侵蚀在正常情况下可保护儿童的支助。父母以及
对儿童重要的成人可能遭到杀害、致残或受到创伤，儿
童可能不得不承担照料成人的责任。

在许多方面具有保护性并为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
提供切入点的学校可能会关闭、受损或成为军事袭击目
标。随着家庭流离失所或陷入封锁以及安全社区空间消
失，玩耍和建立友谊的机往往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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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1： 
精神卫生和冲突：“过了一段时间，(暴
力)成了我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冲突期间社会结构、规范和角色的

变化会对儿童精神卫生造成影响。若干研究描述了性行为

的改变，包括提早发生性行为和童婚。流离失所并与家人

分离的儿童很可能面临更高的剥削、高危性行为、性传播

疾病和青少年怀孕的风险。106 儿童兵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一些研究中，儿童描述了洗脑过程和控制方法，包括经

常的身体和精神虐待、酷刑和暴力正常化。107

一个孩子说：“过了一段时间，(暴力)成了我的一部分”。108

专栏12： 
津巴布韦的儿童精神卫生和暴力
津巴布韦首次开展了一项研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

据估测童年心理和身体暴力的风险因素，这项研究发现

精神卫生不良与有害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与国际研

究结论一致。Chigiji等人证实，对女童而言，遭受身体暴

力的重要风险因素包括：13岁之前经历过心理虐待；家中

成人患病；社会经济状况；年龄。男童的风险因素包括同

伴关系和社会经济地位，保护因素则包括有爱心的老师和

值得信任的社区成员。心理虐待的风险因素各异，但包括

家庭关系、教师和学校层面的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社

区信任和安全。109

专栏13： 
儿童面对暴力时的应对策略

研究重点指出了儿童情绪调节应对策略的关键作用——许

多研究人员将其定义为根据需要强化或缓 解情绪的能

力——在面对多种形式的暴力时，这是保护自身免受精神

卫生症状困扰的方式。认为自己有能力进行情绪应对的儿

童所报告的精神卫生症状较少。因此，无论从预防或治疗

战略角度而言，儿童自身应对策略都能够抵御一些暴力风

险的最有害影响。111

[照片7：儿基会为中非共和国援建的近期获释的前儿童兵临时
收容中心，16岁的Zainab[假名]直面阳光照耀下的墙壁。为给
死去的未婚夫报仇，Zainab加入了武装组织，但接受招募后就
惨遭男兵的性虐待。

© UNICEF/UNI130546/Sokol]

所有这些因素在社会生态模型的所有层面相互作用的
方式与单一层面内任何一个因素的影响同等重要。

保护因素

保护因素可归为三大类：儿童因素、家庭因素和家庭外
因素。

儿童因素包括儿童的适应能力、个性、乐观精神和应对
方式，以及理解和评价周围事件的方式。各项研究中述
及的其他保护因素包括自尊和自我效能、个性和外表的
吸引力、个人才华、宗教信仰、社会经济优势、良好的就
学和就业机会以及有利于发展的人员和环境。110 换而言
之：拥有安全、滋润的童年所孕育的机会、支持和信心
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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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 采取有效行动预防和应对童年暴力及其对精神卫生的

影响的基础是查明致使儿童遭遇风险的因素以及能够
保护儿童的因素。

 • 风险因素存在于各个层面：个人、家庭/关系、社区和社
会。

 • 这些风险因素在不同层面的相互作用与单一层面内任
何特定因素的影响同等重要。

 • 保护因素可归为三大类：儿童因素、家庭因素和家庭
外因素。

复原力是一个关键问题，可决定哪些儿童在应对暴力风
险时受到的有害影响较小。112 复原力是个人找到能够支
持和维持自身健康和福祉的资源的能力。复原力在一定
程度上属于个人特质，在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受文化和环
境影响的进程。对遭遇社区暴力行为的具有复原力的婴
儿、幼童和青少年进行的若干研究一致确定了一些关键
的发展保护因素。这些保护因素包括有爱心的成人、社
区“安全区”和儿童自身的内部资源。证据还表明，帮助
儿童或青少年增强自身复原力可以减少、甚至预防环境
风险因素对他们的影响。113 

家庭因素包括儿童与父母、兄弟姐妹和大家庭成员的
关系的强度和性质。帮助儿童应对暴力风险的最重要保
护资源是与有能力、有爱心、积极向上的成人(通常是父
母)建立的牢固关系。在父母或其他重要成人的良好教养
下，儿童即使在逆境中也能继续其认知和社会发展。

孕产妇教育是一个保护性因素，在缓解与家庭内外困难
相关的风险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114 例如，高收入国
家中孕产妇教育水平低导致儿童认知、行为和情绪挑战
的风险增加。115 在资源匮乏环境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母
亲更有可能与子女进行较高质量的互动，更了解子女的
发展，并提供更高质量的家庭激励，家中可能有更多的
藏书。将儿童激励纳入卫生和营养干预措施亦可产生保
护效果，包括在人道主义环境中。

家庭外因素包括来自同伴或成人(如教师和社区领袖)的
积极关系和社会支持。有证据表明，积极的学校氛围可
以保护免受精神卫生问题和同伴施害，即使在社区暴力
高发的场所。总体而言，遭遇严重社区暴力以及负面学
校氛围的学生的发展状况最差。116 抵御歧视的文化习
俗、社会规范和法律框架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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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8：开普敦市Lower Crossroads居民区，名为“美丽之门”的遭虐待和遗弃儿童中心的艺术疗法课程上创作的儿童微笑自画像。

© UNICEF/UNI45429/Piro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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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效措施：有效预防和应对的证据

“受害者不想让这段经历成为他们余生的标记。为什么
我们的制度让我为自己所受的冤屈感到羞耻？为什么是
我们要羞愧地掩起自己的脸？我不会给施虐者机会来
编写我的故事。”

Sophie，肯尼亚的幸存者和倡导者117

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拥有关于预防和应对暴力侵
害儿童的干预措施的更多的数据、研究和其他证据。118 
世卫组织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按照其《2013-
2020年精神卫生行动计划》所述，采取干预措施促进儿
童精神卫生及预防和治疗精神卫生疾病具有成效和成
本效益。119 世卫组织本身也推出了一些倡议，旨在加强
精神卫生保健系统和提供心理社会干预措施以促进、预
防和照料儿童和青少年。120 

柳叶刀全球精神卫生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还确定了一系
列的必要干预措施，以预防精神疾病和药物滥用，并提
供治疗和护理以促进康复。121 该委员会强调指出了有可
能扩大规模的创新干预措施，这些措施可通过常规卫生
保健或其他现有平台提供。

以孕产妇精神卫生、母婴互动、玩耍和激励为重点的预
防性干预措施对母婴均有长期的积极效益。促进及早开
始母乳喂养和与母亲密切身体接触并提高孕产妇反应
的措施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建立依恋并降低虐待儿童风
险。此外，家长教育和多重干预措施(将家庭支持、学前
教育、育儿技巧和儿童护理结合起来)在预防虐待儿童以
及减少遭遇逆境和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精神卫生
问题方面展现了曙光。122 

2018年，Patel等人为柳叶刀委员会进行了193项研究的
整合分析，根据分析，孕产妇抑郁与其子女精神卫生疾
病(内化和外化)增加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同样，强有力的
证据表明，采取干预措施支持罹患精神卫生疾病的母亲
有助于减少其子女的内化和外化问题，并预防童年精神
卫生问题。针对新母亲及其婴儿的家访方案特别有用，
前提是这些方案包括发现和治疗孕产妇抑郁以及提供

心理社会干预措施，将其作为常规产前和产后护理服务
的一部分。123 

投资于育儿和儿童福利干预措施对于打破暴力、贫困和
精神疾病跨代传播的恶性循环至关重要。育儿干预措施
的目的是修正可能对儿童构成风险的照料环节，例如，
推动非暴力管教或帮助父母更好地了解暴力对子女发展
的潜在影响。美国心理学协会表示，一系列以家庭为重
点的预防方案已经过测试，并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其中
几项方案还被证明具有成本效益。124 例如，美国的“护
士家庭伙伴计划”的家访方案显示，每投资1美元能节省
3至6美元。125 

柳叶刀委员会认定，对发育迟缓的学步幼童采取干预措
施，提供心理社会激励和育儿支助，可在人生后期的成
年功能和劳动力市场成果方面取得重大收益。在学校
内，注重培养社交和情感技能、解决问题和应对方式的
生活技能培训被视为培养所有年龄段儿童情感和社交
能力的最佳做法。126 

关于为资源匮乏环境中儿童的精神卫生问题提供治疗、
护理和康复，针对儿童的一揽子基本干预措施可列入育
儿技能培训方案，这些方案已显示对存在发展、行为和
情感问题的儿童行之有效。127 

例如，社区康复模式是一种基于人权的方法，依托于社
区的固有优势，并涉及残疾人、家庭成员和志愿人员。
此类方法应该得到当地卫生专业人员的支持，以便在可
能的情况下将其纳入主流服务。这些方法还应根据当地
的具体需要和资源进行调整。

针对发育迟缓和失调儿童的社区康复方案的成果突显了
当地社区对方案的接受度以及方案的效益。128 还有证
据支持使用同伴支助小组(包括父母和儿童)以及帮助心
理社会残障儿童的临时服务。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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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当我被其他孩子欺负时，我变得极具攻击性，
但村辅导员帮了大忙。我现在可以应对不同的情况和
人。”

SOS儿童村的女童131

在童年后期和青春期，有更多的机会缓解早期不利造成
的影响，增强复原力，减少在生命这个阶段开始变得严
重的疾病的有害后果。加强社交和情感能力的干预措施
可以起到预防作用。这些措施往往旨在加强情绪调节，
常以生活技能教育、正念训练作为途径，甚至会采取瑜
伽的形式。132 同时，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同伴、学校、
社区可以形成关键的核心圈子来保护青少年。包含正面
辅导和谋生机会的干预措施也能产生有益效果。

“世卫组织-儿基会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倡议旨在就侧
重社区、家庭、青少年的战略提供方案指导，促进青少
年精神卫生，预防精神卫生问题，减少青少年的自我伤
害等危险行为。133 

专栏14： 
变革浪潮—南非

“变革浪潮教会了我要独立，对明天抱有希望。如果我跌

倒，我知道自己可以再站起来。生活充满挑战，但我不会放

弃。”

“变革浪潮”参与者

“变革浪潮”冲浪疗法为生活在南非开普敦动荡社区的弱势

年轻人提供精神卫生服务。被转介到该方案的年轻人都经

历过对其精神卫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不良童年事件：

•37%目睹了有人被枪击、刺伤或袭击

•35%曾有家庭成员过世

•28%经常挨饿，在家没有食物

•21%遭受了成人的身体攻击。

“变革浪潮”将循证思维和身体治疗与冲浪结合，以解决精

神和身体卫生问题。该方案由社区教练讲授，他们接受过利

用当地冲浪环境接触和支持年轻人的培训。

年轻人从学校、社区服务机构和政府机构转介而来。他们

进入为期12个月的方案，参加每周一次的冲浪训练营，与导

师和其他人建立融洽关系。

12个月后，大多数参与者展现出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也更

加乐观。教师和家长都注意到，参与者更冷静，在学校更投

入，抗压能力更强。

“变革浪潮”方案现已扩展到南非各地的五个地点，并在利

比里亚设立了一个新方案。130

社区和学校的普遍社会情感学习干预措施可促进儿童
的社交和情感功能，提高学习成绩，减少吸烟和少女怀
孕等危险行为。社会情感学习干预措施可以由同伴、教
师、辅导员来实行，将活动纳入青年方案或学校课程(例
如南非的智慧健康方案)。134 

最有效的干预是采用全校参与的方法，在促进和支持良
好精神卫生的校风及物质和社会环境的支持下，由教职
员工、学生、家长、当地社区共同参与进行社会情感学习
干预。这些干预措施通过提高自我效能和信任、减少欺
凌等风险直接发挥作用。经济分析表明，学校的社会情
感学习干预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能改善健康状况，还
能减少刑事司法系统的支出，从而节省开支。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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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给 我 们看了一 张 纸，说我 们可以在上面乱涂 乱
画，在上面盖章，可以揉皱它，但不能撕掉它。然后她让
我们再试着把它弄直，但要把所有的折痕都弄平是不可
能的。然后她说，当人被欺凌时，就是这样”。

挪威的11岁男孩136

努力解决青少年自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青少年的自杀
想法和自杀行为已成为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预防战略
包括：以社区和学校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技能培训，识别
问题青少年，教育初级保健医生，教育媒体专业人员负
责任地对自杀事件进行报道，限制获得自杀手段(如火
器、杀虫剂、药物)。

“青少年精神卫生意识”倡议是校内有效干预的例子，其
内容是培训青少年掌握解决问题和应对问题的技能。137

加拿大的“起步并日益强大”方案则是社区有效干预的例
子。该方案使问题青少年有机会参加社区活动和基于土
地的活动，让他们能与努纳齐亚武特(拉布拉多省)奈恩
起正面榜样作用的成年人建立关系。

有针对性的预防干预措施重点关注因以往经历而更容
易罹患精神疾病的青少年，或是有症状表明其即将患
上此类疾病的青少年。通过干预措施(包括认知技能培
训等)帮助青少年应对问题、增强复原力，有助于防止焦
虑、抑郁、自杀。138 

世卫组织就如何帮助遭受性虐待的儿童和青少年发布
了临床指南，还就卫生部门如何应对虐待儿童问题发布
了一般性指南。这些指南旨在帮助一线卫生工作者在了
解创伤知识的情况下提供有据可依的优质保健服务。指
南的内容包括心理和精神卫生干预，如采用针对创伤的
认知行为疗法，以及在安全条件下让非侵害方照料者参
与进来。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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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5： 
针对创伤的认知行为疗法一例
针对创伤的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结构化短期治疗模式，

在帮助受创伤儿童和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他创伤性生

活事件所致困难的父母或照料者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更好

的成果。治疗一般包含8至16个疗程，持续时间60至90分

钟，对儿童和(或)非侵害方照料者单独或成组进行。

孩子们学习应对技能，以帮助其管控对创伤记忆的情绪反

应。这种方法也可以帮助父母应对孩子的创伤经历。

针对创伤的认知行为疗法现已广泛实施，其效用也得到

了广泛评估。在高资源和低资源环境中以及在应对多样、

多重、复杂的创伤经历方面，均已有证据显示这种疗法有

效。

例如，这种模式已在赞比亚用于个人及其家人的治疗，在

刚果用于男孩和女孩群体，在肯尼亚用于针对受创伤性悲

痛影响群体实施的现有服务或方案。该模式正在肯尼亚、

坦桑尼亚、赞比亚实施。针对创伤的认知行为疗法方案也

纳入了柬埔寨遭性贩卖青少年庇护所的工作。140

[照片9：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的伊格纳西亚中心，一名少女抱着一只毛绒熊。该中心为性虐待幸存者提供庇护和其他支持，包括咨询和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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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还编写了《非专科卫生环境中精神、神经和药
物滥用障碍精神卫生差距干预指南》，141 就如何使用非
专科服务提供者临床决策规范对重点疾病进行综合管
理作出了规定。该指南包含一个儿童和青少年模块，侧
重于生态和社会心理保健服务方法。

世卫组织《心理急救：实地工作者指南》提供了技能和
能力指导，使儿童工作者能够减少意外、自然灾害、冲
突、人际暴力行为等危机造成的初期痛苦。142 其他重要
的资源有拯救儿童会编写的《儿童工作者心理急救培训
手册》、拯救儿童会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社会心理中心制定的《儿童复原力方案》。143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紧急情况下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
持指导方针》144 旨在加强社区现有的复原力，避免将痛
苦医疗化，并积极促进各项服务的使用。指导方针还旨
在积极查明病例，进行转诊以采取适当干预措施，并将
精神卫生纳入紧急医疗和社会照护应对措施。在每个阶
段，地方社区成员和主管部门发挥积极作用对于行动的
协调和成功、对于提高地方的能力和可持续性，都至关
重要。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应确保行动和干预措施为可
持续精神卫生保健系统奠定基础。145 机构间常设委员
会还为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多部门精神卫生和社会
心理支持方案制定了业务指南，其中有一章专门针对儿
童。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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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儿童和青少年、包括那些经受过暴力伤害的儿童和青少年采取干预措施，促进精神卫生，预防

精神疾病，是非常有效且成本效益高的。

 • 注重产妇精神卫生、母婴互动、游戏、激励的预防性干预措施对儿童和青少年具有积极和长期的益处。

 • 育儿和儿童福利干预措施是打破代际暴力、贫困、精神疾病恶性循环的关键投资。

 • 社区康复方案的证据表明这些方案为当地人所接受，对于有发育残疾的儿童有积极益处。

 • 在学校开展生活技能培训，是培养各年龄段儿童情感和社交能力的最佳实践范例。

 • 学校的社会情感学习干预措施能改善健康状况并减少刑事司法系统的支出，切实节省了开支。

 • 最有效的青少年自杀预防策略包括技能培训、初级保健医生教育、媒体负责任地报道自杀事件、限制获取自杀手段的途

径。

 • 世卫组织发布了临床指南，支持一线卫生工作者和精神卫生工作者在了解创伤知识的情况下为受暴力行为侵害的儿童

提供有据可依的优质护理，并为发育迟缓和有情绪或行为问题的儿童提供精神卫生护理和社会心理支持。

 • 日益增多的证据显示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对有精神卫生问题的儿童进行有效的临床干预。

儿基会《人道主义环境中社区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
业务指南》就儿童所需的各种支持提供了指导，范围既
包括基本服务，也包括家庭/社区支持，还包括临床心理
健康护理。147 此外，儿基会和世卫组织还正在制定经过

成本评估的成套基本服务方案，用于在新的紧急情况下
以及在目前旷日持久的冲突环境中提供精神卫生和社会
心理支持。该方案的范围涵盖保健、教育、保护，将有助
于在这些关键领域为儿童建立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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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儿童画作描绘了深紫色的天空、一颗星星、一轮太阳、大朵鲜花之上飞翔的天使。此画创作于莫桑比克马普托的马普托日间医院。该
设施为艾滋病毒抗体阳性儿童提供药物和社会心理支持，包括提供咨询和艺术疗法。

© UNICEF/UNI182173/Mar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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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儿童营造并与儿童一起建造有利于增强权能的培育性、保护性环境

在努力应对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对精神卫生的影响时，应
遵循《儿童权利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等国际人
权标准，并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一致，同
时必须反映现代公共卫生方法。这种方法的一个关键原
则是，良好的精神卫生状况不仅仅是指没有精神疾病。

要维护暴力行为儿童受害者享有尽可能高的精神卫生标
准的权利，就需要在健全的法律和政策框架的基础上采
取全面和协调的行动。精神卫生支持必须是儿童核心保
护服务的一部分，并应采取基于儿童权利的多部门办法
来增进精神卫生支持。这种多部门办法需要解决儿童在
各个层面遇到的风险，并确保为一切有需要的人提供优
质的精神卫生保健。世卫组织《2013-2020年精神卫生
行动计划》、148 柳叶刀全球精神卫生和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149 等指导各国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的重要框架已经
到位。

为儿童营造有利于增强权能的培育性、保护性环境，起
点应是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精神卫生，并应处理精神卫
生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这对于创造条件让儿童得以发
展、茁壮成长、发挥潜力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要从在生命中最敏感的发育期
影响精神卫生的社会和环境因素着手，应对社会生态模
式各个层面的风险。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针对这些
因素，而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进展有可能促进精神
卫生并减轻全球因精神疾病而承受的负担。

为达到预防的目的，需要将普遍干预和重点干预相结
合，特别是要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这包括采取行动解
决 损害儿童精神卫生的污名化、歧视、有害的社会规
范、侵犯人权的问题。此外，预防工作还必须应对气候
变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疾病爆发等全球性挑战对精
神卫生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

必须扩大儿童精神卫生服务，将其作为全民健康覆盖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应将其充分纳入其他保健战略和暴力
预防战略。应在社区提供优质服务，从而尽可能避免交
送专门机构和运用医疗途径。在制定服务措施时，最好
避免创建仅针对暴力行为受害者的精神卫生服务，因为
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污名化。

必须发展社区综合保健和社会照护服务，确保照护者提
供的服务之间具有连续性，确保正规照护者和非正规照
护者之间开展有效协作，并切实促进自我照护。儿童精
神卫生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干预也至关重要。

赋予儿童权利，使其能参与有关自身照护问题的决定，
这是《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一项权利，也是基于权利
的精神卫生办法的根本。许多青少年已经在促进其自身
精神卫生和福祉方面以及在同伴互助倡议中发挥带头作
用。150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他们都在大量参与精神卫
生方案拟定。然而，他们的声音仍然很少被听到。应对
措施的设计、实施、评估必须反映患有精神疾病和社会
心理残疾的儿童的观点和经历。

“我不得不在接受和毁灭之间做出选择。我意识到如果
我不接受我的过去，它就会摧毁我。放下痛苦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但我知道这样做是最好的”。

‘李’，泰国的幸存者，也是一名警官。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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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6： 
儿童和青少年对如何促进和保护其精神卫生的看法

欧洲青年顾问网络为欧洲儿童监察专员网络提供咨询。2018
年，前者开展了一个关于如何总体促进和保护儿童精神卫生
的项目。该项目最终向教育和卫生部门以及政府、社区和媒
体提出了建议。152

教育
 • 对教师进行更多培训，以改进儿童精神卫生问题的预防和

检测
 • 对儿童进行更多关于其权利、精神卫生、多样性的教育
 • 在学校开展更多关于精神卫生的讨论，帮助减少污名化和

歧视
 • 创造安全空间，使儿童可以到那里寻求帮助，而不必害怕

受到指责
 • 学校对情感发展予以同等重视，而不仅仅关注学业上的成

功。

卫生
 • 开展更多提高认识活动，减少污名化并鼓励青少年寻求帮

助，特别是开展同伴互助活动
 • 传递更多积极信息，关注增强精神卫生的实用解决方案，

如健康饮食、定期锻炼、拥有可信赖的人组成的支持网络
 • 儿童应该能够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寻求专业帮助，应

将能给予医疗同意的年龄至少降低到16岁
 • 缩短儿童精神卫生服务的等待名单，确保由接受过适当

儿童问题培训的人员提供治疗
 • 尽可能为儿童提供社区服务
 • 设立24/7全天候儿童求助热线，提供信息和支持
 • 采取的方法不仅要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药物治疗，而且

还促进积极的家庭关系、解决冲突、建立信任、减少攻击
性。

媒体
 • 在提高公众对精神卫生事务的认识时，注意保护有精神卫

生问题的人免受污名化伤害
 • 使用儿童可以访问并经常使用的平台和内容。

政府
 • 就儿童权利、儿童成长、子女的痛苦迹象对父母进行教育
 • 为孩子和家长开设关于促进健康关系的讲习班
 • 以谨慎的方式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
 • 为残疾儿童和面临健康问题的儿童提供有效的服务，以

便他们在需要时可以寻求支持，并有适当的基础设施(如
坡道)予以便利，从而确保他们能够充分参与所有活动

 • 确保法律不歧视任何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社区
 • 在社区内创造空间，使儿童和成年人可以讨论任何影响他

们的问题
 • 为儿童在业余时间自由参与体育文化活动提供机会。

至关重要的是，要有适当数量且公平分配的有能力、敏
感、有适当技能的卫生和社会服务专业人员。同样重要
的是，培养一般和专科保健和社会服务工作者的知识和
技能，使他们能够提供有证可依、符合文化、面向人权的
精神卫生服务、社会心理服务、保护性服务。还必须加
强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儿童保护部门之间的联系，包
括确保这些部门之间进行适当的转介。

需要大量额外投资来促进和保护儿童的精神卫生。在
COVID-19大流行造成重大损失、对父母子女的精神卫
生带来明显影响的情况下(见专栏3)，尤其需要加大投资
力度。在大流行之后加强卫生系统至关重要，加强措施
必须包括加强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及扩大儿童
保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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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眼前就有机会以最有效率和效能的
方式利用现有资源，包括：

 • 将精神卫生预算从大医院重新分配到地区医院和基
于社区的地方服务点

 • 针对儿童和青少年中新出现的精神疾病采取早期干
预措施

 • 发展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照护中间机构(如“青少年
之家”)，减少交送医院和污名化，使针对儿童和注重
青少年的保健服务更易于获得

 • 将促进精神卫生、预防、保健服务纳入已建立的平台
(包括学校和数字平台)，以实现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
健康和福祉153

 • 支持社会情感学习方面的教师培训。

同时，需要增加对研究和创新的投资。有必要纠正目前
大多数研究在高收入国家进行、由高收入国家进行的不
平衡现象，确保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符合其文化且
成本效益高的战略，来应对儿童特别是遭受暴力侵害儿
童的精神卫生需求和优先事项。为采取有效行动促进这
些儿童的精神卫生，需要获得以下关键信息：

 • 相关儿童精神卫生问题的患病率和性质

 • 政策及立法、干预、服务的覆盖面

 • 健康结果数据

 • 社会和经济结果数据

 • 由儿童和青年主导的研究。

这些数据需要按性别和年龄分类，并反映各亚人群的不
同需求，包括来自不同地理区域和脆弱社区的个人。

最后，随着国际社会在“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行动十年”方面不断前进，必须建立监测和问责框架。
这些框架必须确保采取有效行动，促进所有儿童的精神
卫生，防止遭受暴力侵害的儿童罹患精神疾病，并向一
切有需要者提供治疗和护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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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 在应对暴力对儿童精神卫生的有害影响方面，应遵循《儿童权利公约》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良好的精神卫生状况不仅仅意味着没有精神障碍。

 • 必须创造条件让所有儿童得以发展、茁壮成长并发挥潜力。

 • 需要采取全面和协调的行动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包括采取跨部门和多利益攸关方做法。

 • 必须优先预防因遭受暴力侵害而引发的精神卫生问题，同时要应对存在于社会生态模式各个层面的风险(这些层面包括单

个儿童、家庭、社区系统、社会规范、政策)。

 • 为达到预防的目的，需要将普遍干预和重点干预相结合，特别是要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

 • 必须扩大儿童精神卫生服务，将其作为全民健康覆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应在社区提供优质服务，尽可能避免交送专门机构和运用医疗途径。

 • 在此问题上采取行动的核心环节是，必须在符合伦理的前提下让儿童有效地参与其中，包括支持其开展同伴之间的活动。

 • 为确保人们获得保护性、促进性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服务，必须有适当数量且适当分布的有技能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社

区精神卫生工作者、社会服务工作者、训练有素的教育者、学校辅导员。

 • 在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系统和服务以及研究和创新方面，需要进行大量额外投资，同时需要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利用已

投入的资金。

 • 必须建立健全的监测和问责框架，确保采取有效行动支持遭受暴力侵害儿童的精神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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